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 阳·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 著

黄水乞 译

·世界文学名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都孤儿 /（英）狄更斯著；黄水乞译 .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 6（2017. 8重印）

ISBN 978 -7 - 5313 - 5263 - 1
Ⅰ. ①雾… Ⅱ. ①狄… ②黄… Ⅲ. ①长篇小说 — 英

国— 近代 Ⅳ.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4118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 chunfengwenyi. 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选题策划：单瑛琪

媒体联络：刘 维

团 购：刘静波

责任校对：陈 杰

版式设计：杜 江

字 数：390千字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5313-5263-1

定 价：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24-23284384

责任编辑：张玉虹 姚宏越

统筹发行：郝庆春

印制统筹：刘 成

封面设计：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印 张：16

印 次：2017年8月第2次



目 录

第一章 讲述奥利弗·特威斯特的诞生地及出生时的情况 001

第二章 讲述奥利弗·特威斯特的成长、教育和膳食情况 005

第三章 讲述奥利弗·特威斯特差点谋到一份差事。

它可不是一个挂名的差事 017

第四章 奥利弗因有人给他提供另一职位，初次踏入社会 027

第五章 奥利弗与新伙伴混在一起。第一次参加葬礼，

他对主人的生意便有了成见 035

第六章 受诺亚的奚落刺激的奥利弗奋起反抗，令诺亚

惊诧不已 047

第七章 奥利弗依然倔强 053

第八章 奥利弗步行到伦敦。他在路上遇到一位奇怪的

年轻绅士 061

第九章 本章进一步叙述有关那位快活的老先生及其

前途无量的弟子们的详细情况 070

第十章 奥利弗对他的新伙伴的性格更了解了，并以

高昂的代价取得经验。在本故事中，这是很

短、但非常重要的一章 077

001



第 十 一 章 叙述警务司法官方先生，并提供了他的

审判方式的一个小范例 083

第 十 二 章 在本章里，奥利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

更好的照料。故事重提那位快活的老先生

及其年轻的朋友们 092

第 十 三 章 向聪明的读者介绍了一些新相识；叙述与

本故事有关的、跟这些人有联系的各种趣事 103

第 十 四 章 进一步叙述奥利弗住在布朗洛先生家里的详细

情况。他出去办事时，一位叫格里姆威格的

先生道出了对奥利弗的石破天惊的预言 112

第 十 五 章 叙述那位快活的老先生和南希小姐如何喜欢

奥利弗·特威斯特 124

第 十 六 章 叙述奥利弗被南希领回去后的遭遇 132

第 十 七 章 奥利弗依然时乖命蹇。一位大人物到伦敦

来毁坏他的名声 144

第 十 八 章 奥利弗在他那些说教的、可敬的朋友圈子

中如何消磨时光 155

第 十 九 章 本章里讨论并敲定了一个重要的计划 164

第 二 十 章 在本章中，奥利弗被交给比尔·赛克斯先生 176

第二十一章 出 行 185

第二十二章 夜 盗 192

第二十三章 本章包括邦布尔先生和一位太太之间一次

愉快的谈话要旨，说明即使牧师助理在

某些方面也是易动感情的 200

00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十四章 叙述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话题，但这一章

很短，也许读者会发现它在本故事中的

重要性 208

第二十五章 在本章中，故事回复到费金先生及其

同伙的情况 215

第二十六章 在本章中，一位神秘人物登场了，还发生

了许多与本故事有关的事 223

第二十七章 为前一章极为没礼貌地把一位太太丢开

而赔罪 237

第二十八章 关照一下奥利弗，并开始叙述他的奇遇 246

第二十九章 本章介绍一下奥利弗求助的这户人家 257

第 三 十 章 叙述奥利弗的新探视者们对他的看法 262

第三十一章 本章涉及一个危急情况 270

第三十二章 叙述奥利弗开始和善良的朋友们过着

幸福的生活 282

第三十三章 在本章中，奥利弗和他的朋友们的幸福

生活突然中断 292

第三十四章 本章包括对现在登场的一位年轻先生的

初步介绍，以及奥利弗的一次新的奇遇 302

第三十五章 本章包括奥利弗的奇遇不能令人满意的

结果，以及哈里·梅利和罗斯之间一次

颇为重要的谈话 313

第三十六章 这是很短的一章，看起来也不怎么重要，

但它应该作为上一章的继续，也作为接

下来一章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来读 322

003



第三十七章 在本章中，读者可以看到在婚姻问题上

常见的婚前婚后的截然不同 326

第三十八章 本章叙述邦布尔夫妇和蒙克斯先生夜里

会面的情况 335

第三十九章 介绍读者已经熟悉的一些体面人物，并

叙述蒙克斯和犹太人如何一起策划 347

第 四 十 章 后续上一章的一次奇怪的会面 364

第四十一章 本章包含着一些新发现，并表明意想不到

的事像祸不单行一样，总是接踵而至 372

第四十二章 奥利弗的一位显示出明显的天才特征的

老相识成了伦敦的知名人士 383

第四十三章 本章描述机灵的蒙骗者如何陷入困境 395

第四十四章 南希对罗斯·梅利践约的时间到了，

但她未能前往 407

第四十五章 费金雇用诺亚·克莱波尔履行一项秘密使命 415

第四十六章 践 约 420

第四十七章 致命的后果 431

第四十八章 赛克斯的逃亡 440

第四十九章 蒙克斯和布朗洛先生终于会面。他们的

谈话，以及打断这次谈话的消息 451

第 五 十 章 追捕与逃亡 463

第五十一章 本章对不止一个秘密提供了说明，还包括

了一次不涉及嫁妆和私房钱的求婚 476

第五十二章 费金活着的最后一夜 492

第五十三章 尾 声 502

004



第一章 讲述奥利弗·特威斯特的

诞生地及出生时的情况

在某座城镇的公共建筑物中——因种种原因，为慎重起见，我

还是不提这座城镇的名字，也不想用一个假名——有一个历来大小

城市中常见的机构：济贫院。在这个济贫院里，一个婴儿诞生了，

他的名字就出现于本章的标题中。至于婴儿诞生的日期，我就不费

心赘述了。因为，无论如何，在本阶段它对读者来说，可能无关

紧要。

教区医生将这婴儿迎进了这个充满悲哀和苦恼的世界之后，孩

子究竟能不能活下来，并拥有自己的名字，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相

当值得怀疑的问题；诚然，这本传记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这是极

有可能的；或者，假如它出现了，也只有三两页，它将成为任何时

代或任何国家现存的文献中最简明、最可信的传记样本，这是它具

有的最为宝贵的优点。

尽管我无意断言，在济贫院诞生本身可能是降临于某人头上的

最幸运和最令人羡慕的事，但我确实认为，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

这对于奥利弗·特威斯特来说是最好的了。事实是，要诱使奥利弗

利用自己呼吸的功能有相当的难度。呼吸是件令人讨厌的事，但它

对于我们从容的生存又是必要的条件；他在褥垫上躺了一会儿，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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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着，在今生与来世之间徘徊。显然，在徘徊中后者占上风。此

刻，如果在这一短暂的时间里，奥利弗被谨慎小心的奶奶、姥姥，

焦虑不安的姑母、姨婆，经验丰富的护士和学问渊博的医生们包围

着，那么，他将会很快被弄死，这是不可避免和不容置疑的。而

今，他身边除了一个贫民老太太和教区医生外，再没有任何人。老

太太因啤酒喝得太多而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医生则是按照合同

来履行义务的。奥利弗和大自然在它们之间的临界点上搏斗，以决

一雌雄，结果是，经过几番挣扎之后，奥利弗呼吸了，打了个喷

嚏，并发出一声啼哭，开始向济贫院的居住者们宣告：从此教区又

添了一张嘴、增加了一个新负担。这哭声之响，如同我们在情理上

能够预料到的。但是，他没有一出生就有这一非常有用的附件嗓

子，而是在超过3分钟15秒之后才拥有它。

当奥利弗首次证明自己肺部自如和独特的功能时，他被草草地

丢在铁床架上的拼缀起来的床罩上，并发出了沙沙的响声；一位年

轻妇人的苍白的脸从枕上无力地抬起，一个细若游丝的声音断断续

续地吐出这样一句话：“让我看看孩子，然后再死。”

那位外科医生一直脸朝着火炉坐着，两手一边搓一边烤着火。

听到年轻女人说话，他站起身来，朝那张床走去，以比人们可以指

望的更亲切的语气说道：

“哦，你还不可以谈到死。”

“天啊，不！”护士插嘴道，匆匆忙忙地将一只绿色的玻璃瓶塞

进口袋里。她刚才一直在角落里品尝瓶中物，显然感到心满意足，

“天啊！先生，当她活到像我这样的年纪，并且生了十三个孩子，除

了活着的两个，跟我一起住在济贫院时，她就该懂得不要那么心烦

意乱了。天啊！想想当母亲的滋味吧，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呢，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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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显然，以一位母亲的前景来宽慰这位女子未能产生预期的效

果。病人摇了摇头，将一只手伸向孩子。

外科医生将婴儿放入她的怀里。她把自己冰冷、苍白的嘴唇深

情地印在孩子的前额上。她双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惊恐地凝视四

周，浑身战栗起来。接着，身子往后一仰——便死了。他们使劲揉

她的胸脯、手和太阳穴，可是血液已不再流动了。他们谈到了希望

和安慰。很久以来，这位女子却得不到希望和安慰。

“全完了，丁古米太太！”医生终于说道。

“啊，可怜的人儿，真的完啦！”护士说着，拾起绿瓶的塞子，

那是她弯下腰抱孩子时掉到枕头上的，“可怜的人儿！”

“护士，如果孩子哭了，随时叫我，不必在意，”医生极其审慎

地戴上手套说道，“婴儿很可能会吵闹的，如果他闹了，就喂他一点

粥。”他戴上帽子，在朝房门走去时又停在病床边，补充道，“她还

是个漂亮女人，她从哪儿来的？”

“她是昨晚被送进来的，”老妇人回答道，“奉教会执事济贫助理

之命。有人发现她躺在街上，她已经走了相当远的路，因为她的鞋

已破烂不堪。可是她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谁也不知道。”

医生俯身向着尸体，抬起了她的左手。“还是老一套，”他摇摇

头，说道，“手上没有戴戒指。啊，晚安！”

医生离开那儿用晚餐去了。护士又一次沉迷于她的绿瓶子。之

后，她在火炉前面的一张矮椅子上坐下来，开始为婴儿穿衣。

从小奥利弗·特威斯特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衣着的威力有多大！

用毯子将他裹起来——毛毯迄今一直是他唯一的覆盖物，他可能是

贵族的子女，也可能是乞丐的孩子。最目中无人的陌生人要确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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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地位将是非常困难的。可是现在他被旧的白布罩衣包裹

着——罩衣因一用再用，已经变黄了，他便被贴上了标签，立即归

入他的阶层——教区的孩子，济贫院的孤儿，地位低下的半饥不饱

的苦命人，一个在世间被铐上手铐的、挨揍的、受大家鄙视却无人

同情的角色。

奥利弗一个劲地哭着。倘若他知道自己是个孤儿，将任凭教会

执事和济贫助理摆布，也许会哭得更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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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讲述奥利弗·特威斯特的

成长、教育和膳食情况

在紧接着的八个月或十个月中，奥利弗成了一系列背信弃义和

欺上瞒下行径的牺牲品。这个孤儿的饥饿和贫困的情况，由济贫院

当局及时地向教区当局汇报。教区当局庄重地询问济贫院当局，是

不是济贫院里当时就没有一个定居下来的女人可以为奥利弗·特威

斯特提供所需要的安慰和营养。济贫院当局谦恭地回答说没有，于

是，教区当局做了一个宽宏大量极其人道的决定：奥利弗应该送去

“寄养”，或者，换言之，他应被送到大约三英里之外的一个济贫院

分院。在那儿，另外二三十个违反济贫法的小犯人①整天在地板上打

滚。他们在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慈母般的监督之下，一点也不必担

心吃得太饱或穿得太多这类麻烦事。她每周收到每个小犯人七便士

半的报酬。每周七便士半的伙食，对一个小孩来说是很可观的了，

可以买好多东西，足够使他吃得过饱，撑得难受。这位老妇人是个

有知识、有经验的人；她懂得什么对孩子们有益，同时对于自己有

利的也算计得非常精明。于是，她把他们每周津贴的大部分据为己

① 根据英国政府1834年颁布的法律，凡“无业游民”或要求社会救济的贫

民都要被送到济贫院去从事强制性劳动。狄更斯把奥利弗等无辜的儿童称作“违

反济贫法的小犯人”，具有讽刺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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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留给教区孤儿的生活费用甚至少于规定的标准。因此，她在最

深处找到了一个更深的地方，同时证明自己是个伟大的实验哲学家。

人人都晓得另一个实验哲学家的故事，他有个马儿不用吃草就

会活的伟大理论，而且他为了详尽地证明这一理论，甚至让自己的

马每天只吃一根稻草。倘若这匹马不是在预备享受第一次舒适的空

气圣餐之前二十四小时就死去，毫无疑问，他将会使它变成什么也

不用吃的一匹烈马。令人遗憾的是，对于照顾奥利弗·特威斯特的

这个女人的实验哲学来说，她的哲学体系常常带来类似的结果；因

为就在一个小孩设法靠最差的食物中的最少的份额生存的时候，十

之八九违反常情的情况发生了：孩子或因饥寒交迫而生病，或因疏

忽大意而掉进炉火里，或发生事故而被闷得半死。在上述任何一种

情况下，可怜的小东西通常都命归黄泉，见他的老祖宗去了。他自

己的祖先甚至还一无所知呢！

偶尔，对受照管的教区孩子被翻倒的床架压死或在洗澡时不经

心地被烫死做一些不同寻常的有趣的调查时——尽管后者极少发

生，因为寄养所里洗澡的事极为罕见——陪审团经常突然心血来潮

地问了不少难题，或者教区居民常常倔强地联名抗议。不过，这些

无礼的举动常常很快便被医生的证据和牧师助理的证词所遏止。前

者是解剖尸体，发现体内什么食物也没有（这确实是极有可能的），

而后者则是教区要他们怎么发誓，他就千篇一律地发什么誓，自我

牺牲精神着实可嘉。此外，董事会定期地到寄养所“朝圣”，并且总

是前一天先派牧师助理去打招呼，说他们要来。当他们去的时候，

孩子们看上去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人们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呢！

人们不能指望这一耕作制度能够生产出什么令人惊奇和繁茂的

庄稼。奥利弗·特威斯特九岁生日时是个面黄肌瘦的孩子，身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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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矮小，腰围显然太细。然而，天性和遗传在奥利弗的胸中注入了

善良又倔强的精神。多亏济贫院简单的饮食，这种精神有了许多扩

展的余地。也许，他能活到第九个生日必须归因于这一条件。无论

如何，这是他九岁的生日。他正在煤窑里跟挑选出来的另外两位小

绅士一起庆祝生日。因为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俩竟敢喊饿，跟他一

起被狠揍了一顿之后，一直被关在煤窑里，就在这时候，济贫院慈

善的女主人曼太太不经意地被牧师助理邦布尔先生的出现吓了一

跳。邦布尔先生正竭力想打开庭园大门上的边门。

“天啊！是你吗，邦布尔先生？”曼太太说道，欣喜若狂地将脑

袋探出窗外，一边低声交代苏珊快把奥利弗和那两个小家伙带上

楼，马上给他们洗澡，“我的天啊！邦布尔先生，见到你我多高兴

啊，真的！”

邦布尔先生是个胖子，性情暴躁，因此，他不是马上答复这位

志趣相投的人直率的问候，而是使劲猛摇那扇小边门，然后再踢上

一脚。除了牧师助理，谁也不会这么踢的。

“上帝！试想想，”曼太太说着跑了出来，因为这时那三个男孩

已经转移了，“试想想看，我竟然忘了大门从里面给闩住了，都是那

些可爱的孩子们干的好事！进来，先生，请进，邦布尔先生，请，

先生。”

虽然，这一邀请之后是一个足以软化教会执事的屈膝礼，却丝

毫也不能使牧师助理平静下来。

“曼太太，教区官员上这儿来处理教区孤儿的事务，你却让他们

在你的庭园大门外久等，你认为这是恭敬的、正当的行为？”邦布尔

先生拄着拐杖，喘着粗气问道，“曼太太，你不晓得你是，可以说

是，一位教区的代表，而且是领薪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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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晓得，邦布尔先生，因此，我只是先去通知一两位喜欢

你的可爱的孩子，说你来了。”曼太太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邦布尔先生很清楚自己的口才和名望。他炫耀了他的口才，又

维护了他的名望。他的态度缓和下来了。

“好啦，好啦，曼太太，”他以平缓的语气回答道，“也许正如你

说的那样，也许。你带路，曼太太，我有要紧事儿上这儿来的，我

有话要说。”

曼太太把牧师助理领进一个用砖铺地的小客厅，为他安排一个

座位，殷勤地把他的三角帽和手杖放在他面前的方桌上。邦布尔先

生从额头上擦去刚才步行时冒出的汗，自鸣得意地望了一眼那顶三

角帽，笑了。是的，他笑了。牧师助理也是人。邦布尔先生笑了。

“你不要对我的话见怪，”曼太太说道，样子非常迷人、温柔，

“你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是吧，否则我就不提了。喂，邦布尔先生，

你喝点什么吗？”

“不喝，什么也不喝。”邦布尔先生挥动右手，仪态威严却语调

平静。

“我想你要的，”曼太太说道，她已经注意到他拒绝时的语调和

手势，“只喝一点点，加上一点冷水和一块糖。”

邦布尔先生干咳了一声。

“就来一点点。”曼太太劝诱道。

“是什么？”牧师助理问。

“噢，就是我不得不备着以便孩子们生病时掺入达菲糖浆的饮

料，邦布尔先生。”曼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角落的食品橱，拿出

一瓶酒和一只玻璃杯，“是杜松子酒。我不骗你，邦布尔先生，是杜

松子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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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孩子们服用达菲糖浆吗，曼太太？”邦布尔先生问道，目

光未离开过她有趣的调酒过程。

“啊，愿上帝保佑他们，我还是让他们喝的，尽管它很贵，”这

位保育员回答道，“我不忍心看到他们在我眼皮底下受苦，你知道，

先生。”

“是的，”邦布尔先生称许地说，“是的，你不忍心这样。你是一

位仁慈的女人，曼太太。”（这时她放下杯子。）“我一有机会就向董

事会提名表扬你，曼太太。”他边说边将杯子挪到自己跟前，“你有

一颗慈母般的心，曼太太。”他搅动着掺水的杜松子酒，“我——我

乐意为你的健康干杯，曼太太。”然后他一口吞下了大半杯。

“现在谈正事，”牧师助理说道，掏出一本皮革面笔记本，“那个

差不多算受过洗礼的孩子奥利弗·特威斯特今天正好是九岁生日。”

“愿上帝保佑他！”曼太太插嘴道，用她的围裙角把自己的左眼

揉得又红又肿。

“尽管赏金十英镑，后来增加到二十英镑，尽管教区方面做出了

极大的，可以说异常的努力，”邦布尔先生说道，“我们仍然无法打

听到他父亲是谁，也没有查明他母亲的住处、名字和身份。”

曼太太惊愕地举起双手，但考虑了片刻之后，又补充道：“那

么，他怎么会有名字呢？”

牧师助理无比自豪地挺直身子，说道：“我杜撰的。”

“你？邦布尔先生！”

“是我，曼太太。我们依字母顺序给受宠爱的人命名。上一位是

字母S——斯温布尔，我给他取的名字。这一位是字母T——特威斯

特。下一位将是昂温，再下一个是维尔金斯。到字母末尾的名字我

都预备好了。一旦到了字母Z时，再从头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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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你真有文才，先生！”曼太太说。

“好啦，好啦，”牧师助理说道，显然对这种恭维感到满意，“也

许是吧。也许是吧，曼太太。”他把那杯掺水的杜松子酒喝完，又补

充道，“奥利弗太大了，不宜留在这儿了，董事会已决定带他回济贫

院。我是亲自来带他回去的。马上让他来见我。”

“我马上带他来。”曼太太说完，离开了房间。奥利弗的脸上、

手上结满了污垢，替他洗了一次澡勉强清洗掉外层污垢之后，他被

领进了慈善的女保护者的房间。

“奥利弗，向这位先生鞠个躬。”曼太太说。

奥利弗鞠了一躬。他的鞠躬半是朝椅子上的牧师助理、半是朝

桌上的那顶三角帽。

“奥利弗，你愿意跟我一道走吗？”邦布尔先生以威严的声音

说道。

奥利弗正想说他随时乐意跟任何人一块走时，可抬头发现曼太

太，就在牧师助理的椅子背后，一脸怒不可遏的样子，并向他挥拳

威胁。他马上领会她的暗示，因为那只拳头常落到他身上，他记忆

犹新。

“她能跟我一道去吗？”可怜的奥利弗问道。

“不，她不能。”邦布尔先生回答，“不过她有时会来看看你。”

这对那个孩子来说并不是什么莫大的安慰。他虽然年纪小，也

懂得假装舍不得离开。挤出几滴眼泪来对他来说并不难。如果想哭

泣的话，饥饿和最近遭到的虐待是最好的催泪剂。奥利弗确实很自

然地哭了。曼太太给了他无数次的拥抱，也给了奥利弗更想要的东

西——一片面包和黄油，免得他到了济贫院时看上去太饿了。奥利

弗手里拿着那片面包，头上戴着褐色的教区小布帽，跟邦布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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